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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6 年度得獎研究生感言 
 

 

 
 

這是畢業時拍的照片，我是戴眼鏡的

那個。 

雖說讓我拿出學習相關的照片，但我真

的不會在學習時拍照，所以實在是沒招

了。這是高島平三郎《児童を謳へる文

学》的書影，1910 年東京洛陽堂出版。

這是我碩士論文第二章討論周作人詩

學觀念的跨文化脈絡時用到的重要文

獻，旨在證明舊體詩並未在五四「跨文

化場域」中缺席，而是參與其中，並如

同其他傳統資源一樣，經歷了創造性的

轉化，從而具備了所謂的「跨文化現代

性」。 



 

一、簡介主要研究範疇 

我的研究範疇為毛時代(1949-1976)舊體詩，論文題目暫定為〈從五四文學遺產到毛時代

獄中吟——論周作人與聶紺弩〉，主要考察聶紺弩如何吸收周作人的舊體詩學、將打油詩轉

化為一種政治危機下的「日常抵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形式。 

「日常抵抗」的概念來自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一書，不同於公開的集體反抗形式（如革命、遊行、

集會），「日常抵抗」所指涉的是一套個人化、鬆散、非正式、避免與權威直接對抗的反抗技

術。聶紺弩詩的意義，在於重新發現了舊體詩在現代政治危機下的反抗潛能，將之轉化為一

種「日常抵抗」。以「典故」為例，用典為舊體詩的核心修辭之一，而胡適則視用典為落伍

陳腐之表現，以至於〈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不用典」，遂使這一古老修辭幾為新文學作家

所放逐。然而，這一被放逐的古老修辭在身為「牛鬼蛇神」（一種對毛時代政治犯的戲謔稱

呼）的聶紺弩手上，竟成為了一種創造「隱藏文本」(hidden transcript，參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在監視者視野之外對權

力表達嘲諷與批判的絕佳法門。對國家機構而言，「可讀化」(legible，參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意味着「可管理」，隱微寫作(esoteric writing)則意味着逃逸、一種拒絕被國家權力的收

編與統治的姿態，在這種意義上，舊體詩的機制與話語屬性本身確實具備反抗國家權力的潛

能。 

聶紺弩在語言及文體上的選擇同樣具有不合作的意味。在毛澤東時代，「語言」無疑是政

治性的，傳統的文言文乃至民國的白話文在左翼文人眼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落後性」，前

者是封建的落後，後者是小資產階級的落後，只有根砥於工農兵的「大眾語言」才是進步的

（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聶紺弩「勒馬回韁作舊詩」，選擇一種半文不

白的混雜語言，顯然不是出於懷舊情緒或文化鄉愁，而是一種繼承自周作人的「策略性的落

後姿態」，用以宣示其不合作態度。 

  論文中的許多技術細節，難以一一條陳。要之，我的學術關懷，全在「政治危機下的知識

分子」，以及「現代情境下的舊體文學」兩端。聶紺弩有詩云：「山外荒山樓外樓，吾詩非馬

亦非牛」，我想我的研究也差不多是這樣，所研究的文體是古典的、語境是現代的，而其終

極關懷，卻是當代的。 

 

二、在中大學習古典文學所得 

之所以會去想「現代情境下的舊體文學」之類的問題，大概是因為在中文系要寫作舊體詩

的緣故吧。在中大中文系讀本科期間最深刻的莫過於詩選與習作，不論是考試前臨急抱佛腳

地背詩還是平日的古典詩習作，都是很有趣的經歷。掌握一種額外的文體會對文學視野造成



 

意料之外的改變，譬如失戀時我便首先想到用舊體詩來表達，因為用白話文來寫的話會有種

難以言喻的正式感，似乎我的失戀是甚麼重大議程；粵文的話又很「地」，舊體詩的距離感

和含混性就很剛好。可以說，是古典詩的寫作讓我意識到中文的彈性與潛能。 

我曾在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 Gorman Anderson)的《語言與權力》中讀到，在印

尼，印尼語曾經是反抗荷語（殖民語言）以及擺脫「爪哇主義」的一種革命語言，後來則演

變為某種類似於高爪哇語的崇高語言。六十年代，印尼的「pojok」（角落專欄）喜歡先用印

尼語來寫一些官腔的廢話，然後忽然冒出一句陰陽怪氣的雅加達語，來表達某種面對愚蠢威

權的接地諷刺。德勒茲(Gilles Deleuze) 曾指出，卡夫卡「將把它（指德語）推向文化和

神話都無法拯救的解域，那將是絕對的解域，即便緩慢、僵化、凝結。緩慢而循序漸進地把

語言帶到沙漠」，換言之，是一種以貧瘠為逃逸的路徑。香港的文學似乎也有所謂「雜語」

的現象（不論是新粵謳、三及第還是當代的小說），而在當下則又有「失語」的危機。 

不同於印尼語／雅加達語或布拉格德語的情況，中文的雜語現象不需要另一種語言的參

與，不論雅俗、駢散、文白，僅僅是通過詞彙的選擇與組合便能實現如此巨大的差異效果。

若果中文也存在（或曰需要）德勒茲所謂的「語言解域」(deterritorization of language)，

那麼我想不必是貧瘠的，而可以是走向豐饒的，「中文」裏面種種異質的資源可以摻揉為一

種完全開放的載體，聶紺弩的詩便有這樣的傾向，他擅長因應表達需要遊走於雅俗文白的巨

大光譜，或是利用異質語言來製造喧嘩。對聶紺弩而言，舊體詩似乎就是所謂完全開放的載

體，而我又想，這樣的載體不一定要是舊體詩，也可以是小說或其他。 

 

三、畢業後發展方向 

  我在語言政治和現代舊體詩等問題上的思考仍是很初步的，兩年碩士想必不足以處理如此

龐大的問題，因此打算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以繼續我的研究。非常感謝學部獎學金遴選委

員會的肯定，同時感謝何家齊先生的慷慨捐貲，這於我而言都是極其珍貴的。 

 

 

 

2025/26年度得獎人：哲學碩士生 陳俊熹 

指導老師：蕭振豪教授 

研究範疇：古典文學 

研究題目：聶紺弩《散宜生詩》研究 

 

 


